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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萱永荫”匾
（摄于云南建水县西

庄镇团山村）

②“萱寿当荣”匾
（摄于云南建水县西

庄镇团山村）

③“慈萱永荫”匾
（摄于泰顺筱村）

④卷棚廊构件上的木
雕“萱增百岁春”

（摄于奉化大堰柏坑）

老照片

主 讲 人 名 片

玉成窑
文人紫砂

张生，字子泉，玉

成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当代文人紫砂创

作者，宁波茶文化博物

院院长，“和记张生”创

始人。

张 生 自 幼 好 古 嗜

学，长期专注精研收藏

文人紫砂古器，于玉成

窑砂器研究尤多会心。

他收藏宏富，并以此在

月湖之畔重修宁波茶博

院 ， 以 茶 、 壶 、 器 、

书、画、乐等形式广邀

贤士，成就雅事。“张生

品定”玉成窑摹古作品

深 受 业 界 喜 爱 ， 多 年

来，他以“人说器事、

器传人文、文以载道”

的讲学方式，传播中国

的紫砂文化。

顾 玮 吴央央

紫砂文化自明清以来经久不
衰，这主要得益于历代文人墨客的
参与。紫砂界曾有这样的论述：“千
年紫砂，绵延至今；雅俗共赏，文化
先行；前有陈曼生，后有梅调鼎。”

玉成窑创建于清光绪年间，为
小型馒头窑，原址位于宁波慈城林
家后花园之一隅。核心人物是书法
家梅调鼎先生，得沪甬两地名家之
助，在慈城建窑。虽烧造时间不
长，出品数量亦有限，然品种颇
多，器品以文人自用雅赏和相互交
流为主，亦有依同好要求定制之
器，件件皆素雅古逸、意趣盎然。

玉成窑是宁波一张很重要的文
化名片。玉成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当代文人紫砂创作者张生
说：“作为慈城人，我把弘扬玉成
窑当作我一生的使命，至今学习、
研究玉成窑已有 13 个年头，但对
我来说这才是刚刚开始。”

张生介绍，文人紫砂的内涵十
分丰富。譬如，紫砂史上第一本专
著，是晚明文学家、茶学者周高起
写的 《阳羡铭壶系》，里面记载了
包括陈铭远、时大彬在内的 31 位
紫砂名家的作品风格及工艺特点。
又如，目前有纪年可考的最早的紫

砂器是一把紫砂壶，现收藏于南京
博物院，是在南京中华门外考古中
出土的。从纪年可知，这把壶的制
成年代不晚于明嘉靖十二年 （1533
年），整体素雅、简单，体现了典
型的明代审美风格。

紫砂文化的兴盛，有赖于历代
文人的参与，这非常重要。民国时
期，李景康跟张虹合编了一本 《阳
羡砂壶图考》，其中记述：“文人胜
事，偶尔寄兴，旁及壶艺，代有其
人，兹就见闻所及，铨而次之名

之，曰雅流，所以别乎以工也。”
首次明确指出了紫砂壶注入文人

“雅流”，已有别于技工之作。书中
辑录了项元汴、董其昌、陈继儒、
曹廉让、陈鸿寿、郭频伽、吴大
澂、张之洞、胡远、端方等共 55
位文人士大夫均寄兴过壶艺，他们
形成的“雅流”，为当时的紫砂壶
注入了一股文化清流，影响巨大。

文人紫砂萌芽于明末清初，当
时它仍离不开工匠的参与，工匠跟
文人交流后，受到文人在审美等方
面的影响。真正的文人紫砂是从嘉
道时期的陈曼生开始的，他亲自参
与设计、撰文、书法、篆刻。

曼 生 壶 赫 赫 有 名 。 张 生 说 ：

“我的老师是童衍方先生，童衍方先
生是唐云先生的弟子，唐云先生是收
藏曼生壶最多的。他是一位大画家，
也是收藏鉴赏的大家，收藏的古董非
常多，最有名的是八把曼生壶，书斋
由此得名‘八壶精舍’。”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人紫砂？
张生总结为：“文人士大夫将他们
自身丰富的文学修养、高洁的艺术
审 美 和 闲 适 的 生 活 情 趣 ， 用 诗 、
书、画等艺术形式铭刻于紫砂器
上，并与紫砂器的造型进行殊妙结
合，从而使紫砂器深具文化气息、
文人情怀和生活雅趣，达到‘切
器、切意、切茶’和‘可用、可
赏、可玩’的艺术境界。”

文人紫砂 内涵丰富

宁波怎么会有做紫砂的？玉成
窑的窑址在慈城，慈城到处是书香
门第，“据我了解，从科举制度以
来到晚清，慈城这个 2.7 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出过 591 位进士、1 位
状 元 、 1 个 榜 眼 ， 这 是 很 了 不 起
的。能在这样的地方建窑址，一定
有它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等原
因。”张生介绍。

玉成窑的产品不是一般的商
品，它是文人定做，自己用、自己
玩以及朋友之间相互交流用的，所
以等级很高。张生说：“玉成窑陆
陆续续有 20 多年的烧制历史，虽
然出品的数量不多，但是品种相当
多。我现在也从事紫砂壶创造，深
深体会到，其实创造一件东西很

难，有时候从设计到最后出来，需
要大半年时间。唯有 20 多年的积
累，才会形成玉成窑这么丰富的品
种。”玉成窑出品的除了壶，还有文
人用的其他一些东西，如花盆、花
瓶、水盂、砚台等。其中，专门的菖蒲
盆、兰花盆，做得相当考究。

玉成窑在中国紫砂发展史上具
有特殊地位，文人紫砂至梅调鼎时
代又达另一巅峰。玉成窑不仅仅是
一个专事烧制文人紫砂的窑口，也
通指由金石书画大家、墨客雅士领
衔，制壶名手、陶刻高手共同参与

紫砂创作的一个文化艺术群体。晚
清时的宁波，文风鼎盛，骚客云
集，文人们皆视在紫砂器上题铭作
画为一乐。以“玉成”命名之，也
有成全美事之意。

张生说：“我收藏的第一把紫
砂壶就是玉成窑的，运气非常好。
收藏这么多年，没有走弯路，为什
么？就有赖于这件玉成窑紫砂壶作
为标准器。它现陈列在宁波茶文化
博物院的展厅里。”

玉成窑前后陆续参与创作的文
人墨客众多，除核心人物梅调鼎

外，常见的书画篆刻名家有：任伯
年、胡公寿、虚谷、周闲、徐三
庚、陈山农等，制壶名家有何心舟
和王东石。其中，任伯年是“海上
画派”的代表人物。任伯年住在上
海三牌坊时，因为邻居做紫砂的缘
故，也爱上了紫砂。任伯年以前是
靠画画养家糊口的，痴迷紫砂后，
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老婆一发
火，把他案头的所有紫砂敲碎了。
多年前，在一个任伯年的专场拍卖
会上，有一件紫砂做的雕塑，栩栩如
生，看了令人感动，因为这是任伯年
为父亲所做的。但这个雕塑有一个
缺陷，头断了，就是被任伯年老婆敲
断的，他后来用胶水粘上去了。

胡公寿，善画山水、兰竹、花

卉，集古今诸家之妙，为海派画家
领袖级人物；虛谷，清代著名画
家，海上四大家之一，出家为僧，
性情孤僻，非相处情深者不能得其
片；徐三庚，清代书法篆刻家，号
袖海，别号似鱼室，主精于金石文
字，善篆隶；周闲，字存伯，号范
湖居士，晚清著名词人，海派名家
与篆刻家；陈山农，字小雅，宁波
慈城人，金石篆刻名家。

“还有两位人物也很重要，他
们是制壶名家 何 心 舟 和 王 东 石 ，
玉成窑迄今发现的作品以这两位
为主。但他们的风格不一样，我
觉得何心舟水平会略高一点，他
除 了 会 做 紫 砂 壶 ， 篆 刻 也 非 常
好。”张生介绍。

墨客雅士 “玉成”美事

梅调鼎，字友竹，晚号赧翁。
在紫砂壶上看到梅老先生的书法落
款通常是赧翁。张生说：“我做过
考证，应该是他 59 岁接触紫砂之
后，开始落款赧翁。”

作为文人，梅调鼎的精神世界
非常丰富。他是清代浙东书风的代
表人物，学习书法以二王为主，晚
年又学了魏碑，所以他在紫砂器上
表现出来的是最成熟的作品，经
典、古拙、飘逸、洒脱。“不但当
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
十 年 中 也 没 有 这 样 高 逸 的 作 品
呢！”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对梅调
鼎的评价可谓极高。

1943 年出版的 《赧翁集锦》，

为梅调鼎书法代表作，征集其亲属
及朋友、门生所藏精品选编而成，
书体以楷、行为主。《赧翁集锦》里除
了有各式书法、碑帖，还有 16 件紫
砂壶上的铭文。紫砂壶上的铭文为
什么要写在纸上？张生介绍，过去文
人做事是很讲规矩的，题写铭文之
前，一定要按照壶的布局先打草稿，
再写到紫砂壶上。文人紫砂跟普通
紫砂不一样，代表了文人的人品、
学问、才情和思想。“梅老先生写的
这些铭文，朗朗上口、短小有趣，这

就是文人紫砂的雅趣所在。”
譬如，唐云先生旧藏瓜型壶上

的铭文寓意深远：“生于棚，可以
羹，制为壶，引者卢。”这句话从
字面理解很简单、很生活，细细琢
磨会发现其中的雅趣。唐云先生收
藏的另一件玉成窑紫砂壶上的铭文
也很有意思：“久晴何日雨，问我
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
家。”天气连续晴朗，想知道什么
时候下雨，看什么呢？就回家看看
柱础。可见艺术来源于生活。

天一阁收藏的一把东坡提梁紫
砂壶上的铭文是这样的：“量力学
东坡，学得东坡小。一样铫煎活水
茶，吃吃无人晓。到底学坡难，且学
周穜好。若有人兮似长公，我亦千年
了。”周穜是苏东坡的一个好朋友，
苏东坡推荐他去当官。苏东坡一生
精通茶道，梅老先生觉得自己学苏
东坡太难了，不如学学周穜，因为周
穜喜欢茶壶，曾送了一把壶给苏东
坡。当然，当时肯定不是紫砂壶。

曼陀花馆款汉铎紫砂壶是张生
个人收藏的，上面的铭文为，“汉
铎，以汉之铎，为今之壶，土既代
金，茶当呼荼。”为什么“茶当呼
荼 ”？ 是 因 为 唐 中 期 以 前 茶 不 叫

茶，茶就叫荼。
另一把钟式紫砂壶是很多年前

朋友拍来，后转让给张生的，上面
的铭文是“以钟范，为壶用。壁团
茶，上有凤。”唐人煮茶，宋人点
茶，跟现代人泡茶不一样。宋人喝
的是龙凤团饼，是宫廷帝王用的。
欧阳修为官二十几载，官至一品，
皇帝只送给他一小饼龙团，可见非
常珍贵。这个壶非常素雅，素雅到
什么程度？在张生看来，“加一点
多了，少一点少了”。

只有文人才具有这种恰到好处
的审美。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梅本高逸 壶得雅趣

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钟式紫砂壶唐云先生旧藏瓜型紫砂壶东坡提梁紫砂壶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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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金伟 文/摄

正月，我家的萱草会不畏严
寒如期破土露出尖尖角，每每见
之，心里总会掠过一丝惊喜。因
为爱花草的人，格外盼望春天来
临。其实，种花草是一种期盼。

萱草别名众多，有“谖草”
“忘忧草”“疗愁”“宜男草”“鹿
葱”“鹿箭”“金针”“黄花菜”

“虎百合”“卷丹”“丹棘”等。
最早的文字见于 《诗经·卫风·
伯 兮》：“ 焉 得 谖 草 ， 言 树 之
背 。” 李 时 珍 曰 ： 萱 本 作 谖 。
谖 ， 忘 也 。 古 谓 ： 忧 思 不 能 自
遣，故欲种此草，玩味以忘忧。

萱草朵形、色泽漂亮，人见
人爱，对土质要求也不高，适宜
于“北堂”种植 。“焉得谖草 ，
言 树 之 背 ”，“ 背 ” 即 “ 北 堂 ”
也，后来“北堂”成了母亲之代
称。

“ 黄 花 菜 ” 是 萱 草 属 的 一
种，但萱草不等于“黄花菜”，
要明白除“黄花菜”外的萱草属
植物多半不可食用。我家的萱草
是 黄 花 菜 ， 但 我 从 来 舍 不 得 去
吃。黄花菜是吃它的花蕾，含苞
待放时就把它吃了，太可惜！它
一 般 每 茎 生 数 朵 ， 从 初 夏 到 初
秋，开个不停，整个花期不短，
可 是 单 朵 却 朝 开 暮 蔫 ， 匆 匆 谢
去。

萱草是历代文人经常咏吟的
对象，留下了许多诗篇，但我今
天只说说在拍摄古建筑时遇见的

“萱草花语”：
柏坑村是奉化区大堰镇的第

一大村，地处奉化江上游。清代
和 民 国 时 期 ， 村 里 出 过 不 少 名
士，原有许多民居古建，2008 年
我 去 拍 摄 时 ， 不 少 老 屋 已 经 倒
塌。在一处据说是“一百零八间
走马楼”里，我看到了一排“卷

棚廊”。卷棚廊的一侧已毁，致
使东面的木雕屋件败露在外，屋
件上雕着“萱增百岁春”一语。

带“萱”的吉祥语，刻在卷
棚 廊 顶 上 并 不 多 见 。 在 大 堰 ，
王 氏 是 大 户 ， 据 称 该 屋 原 是 始
祖 王 敬 屺 后 裔 居 处 ， 2003 年 被
列为市文保点。

品读“萱增百岁春”，让我
想 到 了 首 都 的 畅 春 园 。 畅 春 园
是 京 城 最 有 名 的 皇 家 园 林 之
一，康熙帝最喜欢的住所。在它
的中轴线上有栋楼叫“寿萱春永
殿”，据说曾是乾隆生母孝圣皇
太后的寝宫。“萱”往往与母亲
联系在一起，如母亲的住房就叫

“萱堂”等。
目前，尚能见到不少送给女

性长辈、带有“萱”字的寿匾。
云南建水县西庄镇团山村是拍摄
民居古建很好的地方，在那里我
拍到了好几块“萱”字寿匾，它
们都保持着原始状态，既没有遭
到 损 毁 ， 又 没 有 在 现 今 的 “ 开
发”中胡乱翻新。

其中一块“金萱永荫”匾，
是当年族人为祝贺胡氏七十大寿
而送的。匾上的首句尚能辨认，
为“恭祝诰封淑人张门胡太淑人
七旬荣庆”。落款却模糊不清 。
张氏是团山村的大姓，村里上好
的古民居多属“张门”。据载 ，

“胡太淑人”是张和之母。张和
率众平息匪乱，得到云南都督蔡
锷的赞赏，并委任张为个旧国民
军第四营管带兼稽查员。张和，
字用礼，幼年丧父，全赖母亲抚
养。“永荫”其实是对张母养育
之恩的褒奖。

另一块“萱寿当荣”匾，斑
驳得厉害，小字辨识不易。估计
也是送给“胡太淑人”的寿匾。

另外，我在古董店也见过一
块光绪乙丑年即 1889 年的“金萱
垂荫”古匾。

在温州泰顺，则拍到了现代
的“萱”字寿匾：一块“慈萱永

荫”匾用于“林府翁氏孺人九秩
寿庆”，由翁氏的子婿和外甥合
送，落款为 1998 年。摄于泰顺筱
村一带。另一块“金萱焕彩”匾
是在泰顺雅阳一带所摄，送匾年
代与前一块差不多同时。它们都
悬于普通农家的中堂上，这种景
象现在鲜见。

为女性祝寿，过去常用的语
句还有：萱庭日丽、椿萱并茂、
萱仪足式、萱范长存；椿庭萱舍
共遐龄，椿荣萱茂同百岁；灵萱
茂北堂，瑶池春不老；萱花称满霭
慈云，丹桂飘香开月阙；金萱称庆
咏霓裳，宝婺辉联南极晓⋯⋯而
为女性治丧用的语词有：萱帏月
冷、萱萎北堂、慈萱永谢、萱堂
露冷、萱荫长留、花落萱帏、忘
忧草谢等。

在泰顺徐岙古村落，我还拍
到写有“萱荫槐堂”的古匾，此
匾应是堂名匾，不是寿匾。然而
让人费解的是，“槐”在古代往
往 代 指 “ 三 公 ” 或 “ 三 公 之
位 ”， 指 做 大 官 的 男 性 。 此 处

“萱荫槐”是否指女性“荫庇”
了男性？

说到堂名，我想到了“萱荫
楼”。它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
组成部分，当然，现在再也找不
到毛衙街上的“萱荫楼”了，连
蛛丝马迹也无。萱荫楼主人李庆
城 ， 字 连 璇 ， 是 近 代 甬 上 藏 书
家。李庆城幼年丧母，被过继给
叔母方氏夫人。李家方氏夫人爱
好文学，出资墨海楼藏书后，辟
毛衙街住宅东首明轩楼房三栋为
藏书楼，并命名为“萱荫楼”，
而传之于继子庆城。方氏夫人之
用意昭然，不必多讲。

有人统计过，甬上历代有迹
可考的藏书楼有 150 多处，明确
能稽的藏书楼 40 余处。我想以

“萱”为名的，可能仅此一处 。
“萱荫楼”的事迹，无疑是藏书
界的一段佳话。它加深了我对中
国母亲花——萱草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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